
香港深度

年轻选民大减，区议会首投族冷漠：“投票像开盲盒”

“香港现在就是，想尝试很努力说好自己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没有年轻人。”

2023年12月3日，油麻地一幅墙上贴了六名当区区议会候选人海报。摄：林振东/端传媒

端传媒记者 郑淑华 发自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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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洪福邨商场和巴士站之间的铁栏上，十几枝旗随风摆动：黄底蓝字的“民建联”字体硕大，候选人徐君绍跟谭耀宗、周浩鼎等同框，获党大佬“全力支
持”；经民联的张弓发笑容灿烂，要“讲好元朗故事”；马路对面是乡事派梁福元儿子梁明坚的阵地，口号玩谐音又押韵：“同行并坚，共创明天。”

19岁、在大学念传理的子佑不用上学，穿拖鞋到楼下逛逛。他对那三位候选人并不了解，也无意找政纲来看。“我觉得一样，没有分别。跟自己理念差不多
那班没了。”

走入屋邨，大小横额铺天盖地，每个角落都在热烈呼吁“1210区选齐投票、共建美好社区”。子佑说自己顾著低头看手机，很少留意。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
性居民可通过登记成为选民，子佑理应是这次选举的首投族，但没有登记。

最近几年，香港选民登记人数下跌，当中18至20岁的选民跌幅猛烈，由2020年的12万多人大幅减至2023年的2万多。有建制派区议员归咎于1997年金融
风暴和2003年沙士令​​出生率下降，拉低适龄人口；民主派则认为与是次区选直选议席大减有关，降低登记意欲。同一年龄层，新增登记人数在2019年达
58794，是自2015年后新高。短短数年，人数掉了近十倍，今年只有5821名18至20岁港人登记。

一群年轻准选民在青春时代遇上社会剧变。几年之间，反修例运动爆发、国安法落地、政治制度改变，区议会、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已各换届一次。在这个时
候迎来成年，迎来公民责任、民主实践的初体验，首投族们怎么看待大变后的区选，他们对选举的想像又是怎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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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赢了又辞职，“投票好像没有甚么作用”

子佑家楼下原是前民主派区议员陈树晖的办事处。2021年，陈树晖在区议员离职潮中离任，留下一句“在此一别，后会无期”。单位丢空一段时候后，民建联
的徐君绍搬进了单位，后来报名成为今届区议会参选人。

办事处早改头换面。墙上的深黄色胶牌很显眼，民建联党徽置顶；下方对齐框著八张徐君绍的选举海报，栏杆又挂了横额，蓝色是底色。下午5时，办事处
的门关上，子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办工。他说陈树晖在任那时，门不时开著，有事可以进去找他。

恍如隔世。回到2019秋夏，区议会举行前夕，反送中示威炽热，中文大学和理工大学分别爆发激烈冲突。选举中，不同光谱的民主派大动员。在新选区洪
福，朱凯廸新界西团队派出90后学联前秘书长、岭南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陈树晖对撼民建联徐君绍。子佑当时是中五生，上学外出，经过楼下和轻铁站，都听
到两派阵营用喇叭叫喊拉票。投票日当天，他留在家中，母亲投给陈树晖。

结果出炉，陈树晖得票1780，以154票之利当选。支持者举手喝采，穿墨绿色衬衫的陈树晖微笑鞠躬。“我都猜不到陈树辉会赢，”子佑很惊喜，以为屋邨住
了不少老人，建制会有优势。母亲也说，“好嘢，不用让民建联来做。不会被他们控制到。”当年洪福区投票人数为3428人，投票率达70.38%。

那夜，香港地区政治版图巨变，建制地区势力被撼动，权力在转移。452个民选区议会议席中，民主派取得388席，比以往增加263席，建制仅获得59席，
众多建制派代表人物落败。投票率破记录达71.2%。子佑一度以为民意胜了。



2019年11月25日凌晨，屯门乐翠选区区议会点票结果出炉，何君尧落败，站外大批市民开香槟庆祝。摄：陈焯𪸩/端传媒

“但持续很短，直到他辞职的时候。”

当上区议员才一年多，2021年5月，立法会通过修例要求区议员宣誓“拥护《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7月，有传媒放风，指香港
政府或会取消“不符合宣誓要求”的区议员资格，并向他们追讨薪酬及津贴，每人涉逾100万港元。终在宣誓前夕，二百多名区议员辞职，当中包括陈树晖。
政府没有安排补选，议席悬空，多区区议会停摆。

子佑记得，那时有屋苑投诉垃圾站离民居太近，陈树晖为他们争取将垃圾站移开，但“申诉到一半就已经辞职了，没有人继续 follow up”。垃圾站现在仍在
原位。他记得，徐君绍搬进来后，曾在邨内架了张桌子，贴上海报，但看不见真人。至于徐君绍后来有否跟进垃圾站，子佑没有留意。

他觉得，议员辞职是迫不得已，没有怪他们。令子佑懊恼的是，陈树晖赢了要辞职，原来落败的徐君绍却回归，纵使名义上不是区议员，但他迁入了办公
室、也会找人派传单，感觉像顶替了陈树晖的位置，“吓，咁姐系点？（那即是怎样？）那投票来做甚么呢？”

他说，“我投票，但我心目中希望当选的区议员，最后不能为区内居民服务，就觉得自己投票好像没有甚么作用。而后来在甚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有一个
新的不同派别的人来了。”

“他们当选了也要辞职，那日后连参选也不会有。”他在2021年已想到，“我那时可以选民建联跟民建联，那我就不会投了”。DQ风波后，他没再留意区议
会，也不清楚后来的完善区议会方案。

从小到大，因政见相异，子佑对亲建制的民建联没有好感。2019年，徐君绍的团队摆街站，助选阿姨派传单给他，子佑连“了解一下都不想”，装看不见、低
头按著电话走过，所以对其政纲一无所知。他觉得“Perception is reality”，政治先行的意识无可避免。“我跟他们立场不同的时候，已经不相为谋，不会支
持这个人。”即使他们地区工作做得不错，子佑对区议员的印象是“阿公阿婆有些困难，就会帮他们发声”，而他不需要区议员帮忙，政治立场便成为主要考
虑。他说，自己只是一个居民，想投给自己支持的人，不用想得这样复杂、不会抛开成见了解立场不同的人。



2021年12月16日，近26个社团合办“全港省级同乡社团支持立法会选举花车”大巡游，车队约涉100部车，巡游港九新界呼吁市民投票。摄：林
振东/端传媒

“如果成年了，投到票那多好”

18岁生日那天，颂文按著在手机打好的to-do-list，实现那堆成年后可做的事：在71便利店买酒喝、进赛马会买六合彩......还有在网上递交了选民登记申
请。

上届区选，颂文为来港十多年、讨厌保皇党但“怕麻烦”的母亲登记做选民，想著“我自己投不到票，但我可以帮她登记。”

不过，区选日遇著颂文母亲工作，她没有投票；而2020年夏天的初选，颂文陪母亲到议员办事处打算投票，发现外面大排长龙，母亲说赶著买菜，又丢失一
次机会。颂文那时都想著，“如果成年了，投到票那多好”。

时移世易，他说，现在登记选民是纯粹for fun和“扩大分母”——他预想自己未必会投票，他不介意先登记。朋友听到后，说他很无聊。

访问当天，颂文拿出选举事务处寄来的信，通知他属于“元朗市中心”选区。但他住的地方偏远，要坐小巴出入，他不明白为何突然被纳入市中心。

颂文在3月登记做选民，“完善区议会”政策还未实施，不过两年前的“完善立法会”是个先兆，“我好有信心区选一定会被‘完善’。”颂文说，香港多年来在谈政
改，目标是全面直选议席和普选行政长官，他也期望事情向前推进，但现在看来似乎是背道而行。

2021年立法会改制，议席由70增加至90席，直选议席下降至20席，功能组别减至30席，剩下40席由选举委员会内部选出；所有参选人亦须获得选委会成
员提名。最终，直选投票率录得30.2%，是1997年后有直选以来最低数字，立法会只有一位自称非建制派议员。

就算民主派参选立法会，颂文也不会投票给他们。“怎样选都是保皇党赢，没有35＋这回事。你选不选都是议案获得通过”他说，民间亦有讨论，觉得民主派
参选反而是间接支持这制度。

颂文觉得，这次区议会的改动来得更剧烈，包括参选人须获得“三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地区防火委员会和分区委员会）成员提名。获得提名之难，就
连属建制阵营的实政圆桌召集人田北辰也感同身受，他曾向逾200名三会成员“叩门”，绝大部分无法接触或拒绝听取政纲。实政圆桌原本派出5人参选，只有
1人获得足够提名。

民主派更是没有一人成功参选。“不要说有几多种声音，我会expect他们（建制派）说甚么都好，都跟香港政府主调路线一致。”他认为投票是认可的一种，
不想花时间参与这场投票游戏。



2023年12月2日，铜锣湾街头有两名参选区议会的团队进行拉票。摄：林振东/端传媒

记者邀请他到选举事务处网站浏览参选人名单，有三名参选人，颂文说他都不认识。当中两位没有列明政党联系，分别是职业为“联络主任”的施骏兴和商人
陈子忠，另外一位是民建联李启立。颂文说要上网查一下两人是不是真的没有政党，还是没有写出来。

颂文看到，文汇报曾访问施骏兴，称他为“文艺界人士”；颂文又按进去他的YouTube频道。至于陈子忠，他亦因“北部都会区”接受文汇报访问，被称为“新
界原居民”。“三个之间都找不到分别……三个都代表不到我，我也不认识他们。”

完善区议会建议重点包括：第一，恢复委任制、由行政长官委任179席，同时新增176间选议席，直选方面，全港重新划为44选，议席由上届的452席大减
至88席，参选人须获得三会提名入闸；第二，引入资格审查制度，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第三，民政事务专员担任区议会主席，实现行政主导。另外，政
府引入履职监察制度，调查不符合公众期望的区议员，并强化地区治理架构。

整体选民登记数字已连续两年下跌，由2021年4472863人降至今年的4333106人，跌幅近14万人，此前，选民登记数字几乎每年缓缓上升。同时，申请撤
销选民登记人数录得升幅——2021年至2023年，共有5952宗取消登记申请，端传媒记者询问选举事务处，处方表示没有收集选民申请取消的原因。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认为：“大家应该是觉得很心灰意冷。”他把跌幅连系至制度的转变。

他说，回到2019年区选，两边阵营以选票对决。“民意大象”出来后，大家经历这么多艰难岁月，想著政府会否作出改变、中央态度会不会调整。不过，“事
件发展很明显是输打赢要”，换来清算、空间被收窄，以及铺天盖地的论述，改变人们对发生过的事的看法。“这件事很痛的。”

“今次不只是搬龙门、简直改球。本来想著踢波的，变成打手球，那你还想我们怎样呢？落场踢已经不能踢、观众席上面的选民自然觉得为甚么我们还坐在这
里？那么起来吧、回家吧，或者离开这个伤心之地。”

颂文说，时间拖太长，“可惜”的感觉也丢淡。“如果你2019年突然之间跟我说所有人不能投票，或者完善全部区议会、立法会，我当然觉得可惜。但是政府
都荒谬了几年，虽然不是甚么好事，不应该习惯，但我觉得已经是norms。”

有时他会晦气地想，“会不会当时林郑说The bill is dead那一下，如果所有人突然停止上街，是不是就起码立法会选到呢、不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他说，
“市民最开始不想要的是逃犯条例，你后来慢慢弄一份国安法，然后又有‘完善’。 其实是不是你有没有逃犯条例，都没有什么所谓了？”



2023年12月1日，新民党在湾仔修顿游乐场举行2023年区议会选举造势大会。摄：Ryan Lai/端传媒

政府与市民不能修补的“大峡谷”

2020年5月12日，时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自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后，首次出席元朗区议会大会。民主派区议员身穿黑衣，举起“警黑勾结 毋忘721”标
语。会上，他们就721事件向邓炳强提问，并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追究。

作为元朗居民，颂文觉得“代表背后选区的人去做的事，本身就是议员职责来的，当中应该包括给政府压力”。

不过，在官方的论述中，重塑区议会的中轴离不开“去政治化”。5月2日，“完善地区治理建议”出炉，特首李家超在记者会上称，自2020年第六届区议会
起，大量区议员作出“违反区议会职能”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鼓吹“港独”、刻意挑拨矛盾等。他强调，区议会需重回《基本法》下“非政权性咨询组织的定
位”，担当配合政府的角色。

陈家洛认为，自港英时代开始，区议会一直都是去殖民化及民主化的摇篮；而在2020年中之前，港府对区议会的态度亦很政治化。这例如在政改议题上，建
制区议员须表态和在地区宣传。在前任特首曾荫权的年代，随著立法会区议会（第二）功能组别的诞生，区议会被视作晋身立法会的“踏脚石”。他说，官员
现在选择“局部失忆”，甚至乎想说服香港市民一同局部失忆，是很愚蠢的做法。

而回望过去20年，香港选民登记率呈上升趋势，由2003年的65.7%大幅增加至2020年92.8%。陈家洛认为这与制度变开放有关。他说，由九七前至回归，
直到政制改革年代，立法会和区选会的直选议席持续增加，废除功能组别和双普选的讨论展开。新的政团冒起，世代交替，透过参选推动制度改革和民主进
程。

另一方面是社会事件的发生。例如2003年的23条立法争辩，催生公民社会，吸引新政团和不同世代的港人进入制度；2019年，修例风波引申至一国两制的
问题上，市民透过选票政治表决。那时，陈家洛为民意研究所的“区选觅途” 调查计划担任督导委员会成员。调查在区选前后分首次轮访问分别3千人和万多
人。首轮调查上，被问到投票选择主要是基于候选人的政治取态，还是经济民生取态，62%选政治取态、29%选民生取态。

翻查资料，1999年18至20岁的选民登记率为35%，渐进升至2011年至2012年的六成。占领中环后的2015年，新增登记人由4.3万跃至6.2万，登记率近
五成。2019年，18至20岁的选民登记率为66%，为多年来最高位。

不过，陈家洛预期，以往年轻人选民登记率及投票率上升的趋势将出现“逆转”。他说，以往的公民教育强调香港和普世价值的关系，人们投票、参选、加入
政府等实现公民责任和行使公民权利，但随著香港教育“国安化”，“这一只歌仔就好难唱得好”，多年来的公民教育“可以说是白费心机”。



2023年11月26日，民建联在中环遮打花园举行2023年区议会选举造势大会。摄：Ryan Lai/端传媒

陈家洛表示，以往本土派冒起、新世代出现，他们的想法可以跟年轻人对话。年轻选民会更乐意投票，“不是在说含泪投票给上一代的民主运动领袖精英。反
而是在说我们喜欢有更多自己想法、做法、说话方法的代议士。”他说，这是将年轻人作为未来香港主人翁的身份投射在这新一代的民主运动中。

不过，年轻人在2019年社运走出来时，“感觉上是不断地打压、扣帽子”，令他们对后续的政制演变感到冷漠、反感，衍生“脱勾”心理。“他们所追求的、和
他们所向往的价值观，和现在实实在在给我们看到的发展来讲，是南辕北辙、相反而行。”

年轻选民大跌、选民高龄化，政府拿捏不到民情。无论是“共创明Teen计划”或是青年节，“更加见到是傻瞎鸡式的、弱石乱投的……很多事情都是自上而
下，在办公室里面想像出来的、‘要做些事’的主旋律。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做些事去接触青年人，然后为了隆重其事，就带150个上去北京见副总理……”

他质疑，当中有多少人可以参与其中、或能感受政府是真的想关心年轻人。原本盛载一些港人想法和价值观的非建制声音被清算后，那个政府与市民的缺
口、“大峡谷”仍在，“现在就是这种尴尬的状态......你看政府多辛苦去找选民，差不多有些去到几desperate的状况。”

教育趋政治导向、年轻公务员流失明显加速、政府和年轻人的距离感渐大，虽然政府会找“信得过”的年轻面孔卖广告，但陈家洛认为“不够真”。他又举例，
在刚过去的金马奖中，香港电影和年轻演员获奖，香港政府未有发表回应，这或与政治包袱有关。

“香港现在就是，想尝试很努力的说好自己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没有年轻人。”



2023年11月26日，工联会在尖沙咀街坊福利会举行2023年区议会选举造势大会。摄：Ryan Lai/端传媒

作为完善后首场区选，投票率成为焦点。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形容，港府“空群而出”、“无所不用其极”大规模宣传区选。高官和各政府部门拍片做势，当中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扮演理发师，说道“头可以唔漂，但系票就一定要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亦大力呼吁公务员和退休公务员连
同亲朋好友投票。李家超更宣布，在区选前一天推“区选缤纷日”，将举办户外音乐会和无人机表演。教育局又发信予全港中小学和幼稚园，要求学校举办“亲
子缤纷游乐日”大募集，鼓励家长及子女留在香港。

值得留意的是，政府是次高调将目标投向长者。社署发信邀请全港长者中心为会员提供交通或人手接送等便利投票措施。至今有170多间中心申请，涉及逾
340万港元公帑。有社福界人士向明报表示，是次有政府中人向社福机构董事局成员或总干事表示“希望帮帮手”，“有机构是出于压力才参与。”

不过，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曾放话，投票率高低不代表区议会重塑成功与否，因投票率受很多因素如天气影响。民政及青年事务局长麦美娟则表示
不会“追求一个数”，又认为当社会稳定，市民不会去想投票，甚至不会登记为选民。

端传媒向选举事务处查询2020年后18至20岁选民登记率，选举事务处没有提供，表示“选民登记率”是估算数字，又指近年人口流动性增加，加上现行的估
算方式已沿用多年，正检视及优化估算方法，因而现阶段不宜提供登记率的细项分类估算。端传媒以《公开资料守则》尝试索取数据，亦被选举事务处以同
样原因拒绝。

陈家洛说，一个地方从民主化的方向急速逆转，社会运动受到打压，人们或会跟政权脱勾，也会选择离开。同时，社会埋下不安烦躁，成为政治危机的伏
线。这渐渐形成一个镇压、平复、燥动、再平复的“周期”。他说，在没有民主制度来收纳和表现社会多元的声音、意见和价值观的国家和制度下，这类事情
时有发生，“代价是相当之高。”



2023年12月5日，九龙城一幅墙上贴了当区区议会候选人海报。摄：林振东/端传媒

心仪议员不参选，投票像“开盲盒”

10月尾，提名期还有10天便完结。18岁的仲尧最终没有登记成为选民，他还在留意葵青老牌区议员、民主党刘贵梅和“村长”林绍辉会不会参选。仲尧说，
他们参选是唯一一个令自己登记选民的诱因。

他说葵青区经常爆水渠，刘贵梅和林绍辉会用扩音器向居民广播，通知他们渠务署何时会修理、甚么时候会断水，“所有资讯都是他们给的”。仲尧把这一切
看在眼内，觉得他们做得很好。

不过，民主党早前召开记者会，派6人参选，当中包括主席罗健熙和几位前区议员，但刘贵梅和林绍辉不在名单内。

“他们两个真的不选，那我不会考虑。”他说。要不是要接受访问，他也不会留意每日更新的参选人名单。“是可惜，这个完善后善后的选举制度没了区议会初
衷。”

10月30日，林绍辉在Facebook发文致全体居民，讲述自己担任石篱区议员24个年头，经历屋邨重建、争取接驳天桥及升降机等。他说，现时社会环境变得
今非昔比，选举制度在寻找三会人士提名上，变得“难上加难”，宣布放弃参选。“担任区议员生涯终要暂时划上句号，未能继续以议员身份服务大家，当然是
万般不舍，深信大家更会明白及理解香港现时的处境。”刘贵梅早前亦宣布在新制度下不会参选。

仲尧对区议会的认识，源自初中通识课谈香港政制：基本法、三权分立、双普选。“我的理解就是，行政长官没有啦，立法会只有部分议席是我们自己选出
来，另外说是功能组别。”他说，唯一可以用民意力量投出来的，就是区议会。

在仲尧看来，区议会是民意表达，也牵涉社区服务，但在新制度下，前者失效。全港被重新划分为44个选区，产出88个直选议席，改用“双议席单票制”，即
是每位选民投选一位候选人，区内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当选。2019年，民主派和建制分别获得57.2%和40.6%的选票，为六四比，仲尧觉得，就算那六
成民主派支持者今年投票，“那一个民主派当选，另一个位一定是给建制的。就必然不会再有民意表达。”

虽然认为区议会与民意脱勾，但仲尧觉得还是需要区议员处理地区工作。例如，在他家附近，政府计划收回邻近金山郊野公园的石梨坑村绿化地带，预计建
5千多个公营房屋单位，有关注组提出反对理由，包括区内交通严重负荷、破坏生态等，“我觉得系需要有人的反映这件事。”另外，合宜和道不时爆水渠，
引发大塞车，仲尧认为需要区议员集中向居民提供资讯，提醒他们早点出门，这已是帮了大忙——仲尧说林绍辉和刘贵梅一直有这样做。

仲尧所在的葵涌东选区中，候选人包括工联会周洁莹、报称独立的余靖浵，以及现任大白田西选区议员民建联郭芙蓉。前两位，仲尧不认识，没见过她们真
人；至于郭芙蓉，他没有听过特别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对她也不熟悉。仲尧不知道她们工作表现怎样，觉得要观望。

“在这么多新人的情况下，跟开盲盒没有分别，我只是在讲能不能服务社区。我就算真的去选，我亦不能选一些我很sure会服务到这个社区的人。”



在红磡过海隧道，2023年区议会选举广告。摄：Ryan Lai/端传媒

日后，仲尧说他可能未必会看政党背景，而是留意区议员在某些议题上的取向，也有可能去投票。他举例，要是有候选人明言反对开发边陲地带？他会考虑
投他一票。”不过，他觉得现阶段没有让他登记选民的诱因，因为不知道选出来的人能否服务社区。

他说，如果议员没有把工作做好，市民也是可以“报东张西望”（向电视台节目报料投诉）加以鞭策，但“真的可能去到全港都知的地步了”。

同样18岁、住在荔样角的善雨却觉得，区议会对她影响不大。她没有登记做选民，一来是上学忙碌，二来她认为区议会被建制派垄断，“就是投票都好像预
了结果是这样。”

小时候，善雨的家人留意区议会办的活动和福利，例如拍证件相优惠。但善雨长大后少了参与社区活动，对区议会的形象是“康乐及文化、长者、图书馆、体
育馆”，但她不常用这些设施。升上中学，善雨经历末代通识科，老师在课堂提到选民责任、又播放《铿锵集》，她便多了留意区议会。社运时，她也倾向支
持本土派和民主派。而今年进大学后，善雨的关注又少了。

不过，善雨会留意新闻，例如社运后的法庭新闻，但区议会从来不是她所关注的。她说，这一、两年来，区议会内的民主派失去控制权，“整个已经变成了事
实，好像已经没办法改变。就算我登记了这条选民，其实我都只能在那班人里面选一个 ，但是我没办法选到一个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或者跟我同立场的
人。”她说她对这转变冷感。

这年来，善雨觉得区内的发展不错，建了图书馆和体育馆，巴士班次亦变得频密了，她不知道这是否跟区议会有关，而据她观察，不少出来回应区内事务的
人是来自民建联。不过，她还是没有意欲参与选举，觉得选谁对政策也没有影响，“现在那些候选人全部都是那个派，然后我觉得他做的应该全部都差不
多。”

而颂文认为，在社区事务上，区议会已没有太大作用，他亦找到其他方法关心社区和获取资讯，例如加入社交媒体的交通关注组。他说起平日坐小巴路线经
常脱班、车上又没有安全带，最近主动向运输署投诉，获回复和跟进。“可能区议员的名会好听点，可能做事快点，但先讲做不做到，我觉得我要做的、要人
跟的，我也跟到。”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摄：Ryan Lai/端传媒

政府有弯转？

陈家洛办公室的墙上有张长方白色海报：正中红边圆圈路障标志上，箭咀向右拐，左上角“冇弯转”三个大字。那是源自民间人权阵线等在2005年七一发起的
网上签名运动，当年人大常委否决2007/08年政改方案，民间呼声普选行政长官和全体立法会。他说，那时的公民社会可以走出来表达想法，南辕北辙的人
也可同坐聊天。

现在还有没有弯转呢？陈家洛道，政府就不用想了。这个没有可能有什么弯转，只会转去一个牛角尖。

2015年，当时为立法会议员的陈家洛出选海怡东区议会，对手是建制派林启晖。那时两人一星期七天“派早餐接放工”—— 在别人上班前、下班坐巴士回家
时，预早站在座头打招呼。他们又“shadowing”摆街站，“大家磨到十点十一点，看看谁放弃先，谁累得太要回家睡。”

“很过瘾的，不可以有老奉（认为别人对自己的支持为应份）......一人一票，看投票率、看支持者......”不过，他最后以三百多票之差落败。2019年，时任公
民党党员俞竣晞以800票之距，从林启晖手上取得议席。

同年，仲尧在葵青的选区也是由民主派大胜，他没有特别期待自己日后投票，想著“迟早都有得投嘅”。辗转几年，初选案、苹果立场结束营运，他觉得已达
到最底线，这些事可以发生，甚么事都可以发生。这次不投票，他早已预料，“没有特别失落或者好大情绪”。

子佑说，这几年跟朋友一直都没谈过政治，“大家都觉得好像改变不了、都觉得做不了什么的时候，连讲都免得，很无力。”他有小学同学因国安法被判监，
子佑也萌生移民念头。虽然有移民多年的亲戚告诉他外国不太好，他还是觉得最起码“说一句话都不用谂过度过”。而颂文大专选了护理系，便是给自己留了
后路，方便日后凭专业资格去外国。

这次子佑没有登记，日后也未必会。他说现在对选举没有期待、没有希望谁人胜出、没有对自己首次投票落空而感可惜。可惜的是，政治环境变成如此，才
让他做这样的选择。

（为尊重受访者意愿，仲尧、颂文、子佑和善雨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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